
3月 4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第

一场“委员通道”采访活动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新闻发布厅举行。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北

京市第十二中学联合学校总校长李有毅通过

网络视频方式接受媒体采访。她说：“‘双

减’不是‘突击战’，老师、家长和社会要

拧成一股绳，共同帮助学生去开发自己，成

就自己。”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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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连任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

授周洪宇始终把目光聚焦在中国教育改革这一

重大命题上。从课堂到大会堂，20年来，他
用一份份来自基层的调研和建议，持续为教育

事业发展鼓与呼。

在刚刚过去的 2021年，“双减”是教育领
域最热的话题。参加今年两会时，周洪宇带来

了 5份针对“双减”的建议，核心都是“减负
增效”，旨在让“双减”政策真正落地见效。

周洪宇抓住了“一减一增”中一个非常关

键的问题——学生从沉重的课外负担中解放出

来了，但作为“双减”主力军的一线教师，身

上的负担却更重了。

基层教师是教育系统“直接面对人”的

环节，关乎教育大局，直接影响“双减”工

作的落实效果。周洪宇提出，减负对教师和

学生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过重的职业负担制

约着教师个人素质的提高，归根到底，受影

响的还是孩子。

“一天几乎一刻也闲不下来”

近年来，全国和地方两会代表委员始终关

注“给教师减负”。 2019年 12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明确要求清理、

规范影响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的各项工作，特

别是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随后，各地教育

部门纷纷拿出“教师减负清单”，确保中小学

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

2021年 7月 24日，《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

见》（简称“双减”意见）发布。为落实“双
减”，许多学校开始探索、发展课后服务、延

时服务、作业管理等。在调研中，周洪宇发

现，从全国范围来看，学生负担的确明显减

轻，教培市场规模有所收缩，学校作为教育主

阵地的作用进一步强化。这同时意味着，教师

需要为工作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教师负担过

重的问题再次引发各方关切。

“双减”意见要求，“课后服务一般由本校

教师承担”“课后服务时间，指导学生认真完

成作业，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与

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组

织优秀教师开展免费在线互动交流答疑”等。

一些学校反映，教师工作时间明显延长，特别

是一些班主任、骨干教师与学校管理干部负担

过重。

天津市平山道小学校长韩洪涛从教近 30
年，在他看来，要评估“双减”执行得如

何，先要回答教师“想不想、要不要、好不

好”的问题。作为天津市人大代表，他在各

学校调研走访时，听到了不少一线教师的心

声，了解了他们的压力，部分教师还面临生

活难题。

他举例说，班主任一般早上 7点到校，傍
晚 6点半下班，回家后再买菜、做饭，还要备
课、批改作业⋯⋯很多人每天工作时长超过

10个小时，甚至 12个小时。对班主任而言，
由于目前大多数学校都要求学生在校午餐，他

们还要负责看护学生午饭，“一天几乎一刻也

闲不下来”。

一些年轻教师曾对媒体倾诉，“连谈恋爱

的时间都没有了”；还有一些教师不得不面临

晚上七八点钟以后到家、自己的孩子无人照顾

的困境。

“减负清单”之外，隐藏负担依
然存在

周洪宇介绍，上世纪 90年代，我国教师负
担过重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中小学教师被计

划、总结、表格挤占了太多教学时间，甚至有教

师说只有 1/6的时间用来投入教学”。截止到本
世纪初，教师的工作负担主要来自学生的学业。

近年来，随着教师内部诉求和外部需求的变

化，他们更累了。在地方，教师常常是宝贵的人

力资源，于是有的乡镇政府将教师纳入管理体

系，并安排不少与教学工作毫不相干的社会工

作。一些需要“深造”的教师忙于各类培训、考

核，而教师奖惩规定政绩化、数量化、非专业

化、行政化的倾向更增添了这个群体的压力。

近年来，上述情况在政策层面得到了关注，

但现有的教师减负政策还未获得社会全面支持和

参与。截至 2021年 2月底，全国已有 28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列出“清单”，尝试为中小学

教师“减负”。然而，“减负清单”之外，隐藏负

担依然存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此减彼增”、减

负的“度”把握不准、“减负清单”实施的监督

力度不足等现象。

例如，某些省份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减

去了应付教育系统外检查的负担，但针对教育系

统内部的检查，情况基本没有实质性变化，使减

负效果不明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新冠肺

炎疫情的发生增加了一线教师的日常工作内容，

如填报大量学生及家长健康信息、传达上级疫情

防控要求等。一些学校要求学生在入校前上传本

人及同住家长的健康码、行程码，由教师逐一核

对、提醒家长填报及帮助纠错等。

教师和学生都要“解放”

教师减负，解放了教师；学生减负，解放了

学生。周洪宇认为，教师减负是为自身质量的大

提升作准备，也是为学生高质量发展铺路。“双

减”格局下，中小学教师减负提质要把握好“减

中有增”“增中提质”的大方向。

考虑到当前教师的实际需求，今年两会上，

不少代表委员提出建议，为教师做“减法”。

民进中央建议，合理减轻教师负担并提供有

效激励与保障，包括盘活编内外教师资源、充分

利用社会优质资源扩大课后服务供给、探索实施

弹性上下班和补充休息制度以及发放补偿性和激

励性的加班补助、对表现突出的教师可探索优先

晋升职称和评优评先等。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建议适当增加教师编制，调整义务教育阶段生均

公用经费标准，让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得到有效

激励，建立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购买机制等。

周洪宇也建议，依据校情试行“弹性上下班

制”；校社合力，探索“延时服务”的多元模

式；做好教师子女的托管工作，减少教学之外工

作负担等。

他更呼吁，学校管理上要切忌形式主义。学

校的核心工作是教书育人，不要盲目攀比，而要

关注教育本身。“无意义的活动不开展，意义不

大的少开展。”周洪宇认为，帮教师做好“减”

法，而非“加”法，给教师营造一个不浮躁的、

安静的工作环境，这样教师才有足够的时间研究

教学以提升教学效率和质量，学生减负才能落到

实处。

给教育最接近人的一环减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
实习生 李欣怡

在经历了一场“倒逼式”的

变革之后，重庆一家教育培训机

构的英语老师陈晓 （化名） 找到
了一种“不错”的感觉。

“双减”实施后，陈女士所在

机构对培训服务进行了改造，开

发素质课程，比如让小学员在科

学实验探索中，接触并灵活运用

英语元素。

这种变化不仅受到学生欢

迎，作为教师的陈女士也认同，

她认为这改变了自己小时候经历

过的“哑巴英语”的学习方法，

对学生有好处。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眉山

市青神中学副校长王晓梅表示，

她期待这样的“华丽转身”。她

说，教育培训行业应该回归到教

育本身。

3月 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今年继续做好义务教育阶

段减负工作。

在过去半年多时间里，随着

“双减”政策全面落地，全国范围

内的教育培训机构经历了一场剧

烈变革。比如，按照监管的要

求，陈女士所在的机构周末、节

假日不能开展学科培训了。

对很多教培机构来说，这是

一个必经的、痛苦的过程，甚至

事关“生存”。接受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采访的多名教培机构负责

人表示，行业面临着家长退费、

员工离职等压力，有的机构因此

停业。

陈女士介绍，她所在的机构对自身进行了及时调整，使得

课程内容、授课方式都出现了较大变化，应试味儿淡多了。她

强调，机构的这种变革经过了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符合

监管的要求。

她坦言，自己小时候是为考试学英语，阅读强、口语弱，

她所在机构以前的教学方法也主要是应对考试。调整后的素质

课程有了全英文的学习环境，对学生来说是好事。

王晓梅说，过去教育培训机构在传授知识方面起到了一定

的作用，但是为了盈利往往讲究短、平、快，而忽视了育人、

育心。

“教育是多方面的，要教会孩子生存、成长、敬畏生命、

热爱国家、关心社会等等。”王晓梅说，“教育培训行业既然也

属于教育的范畴，就不能仅仅教授书本上的知识，也应该承担

育人的责任。”

教培

﹃
转身

﹄
，找回教育本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樊未晨 叶雨婷 张 茜

今年年初，教育部提出 2022年继续
把落实“双减”作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

重。眼下，“双减”也是今年两会代表委

员关注度极高的话题。

前不久，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目前，原来的 12.4万个义务教育阶段线
下学科类培训机构已经压减到 9728个，
压减率为 92.14%；原来的 263个线上校外
培训机构也压缩到 34 个，压减率为
87.07%。中小学生的作业总量也得到了有
效控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

生由“双减”前的 46%提高到 90%以上。
但是，“减”并不是政策实施的终点。

“推进‘双减’工作的实质是回归学

校的育人本位，回归学生的全面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校长梅国平

说。而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提升校内教

学保障能力，强化教育主阵地的育人质

量。”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

席、民进辽宁省委会主委姜军说，改革的

推进中要破立结合。

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双
减”最大考验从校外转到校内

当野蛮生长的校外培训机构不能再

用“制造焦虑”“贩卖焦虑”绑架学生和

家长后，“双减”政策落实过程中面临的

最大考验从校外转到校内，如何让学校

教育真正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把学校

教育真正“立”起来成为摆在所有学校

面前的必答题。

“我现在很像一个地下工作者。”北方

某城市一名小学一年级学生家长邹彤（化
名）说。邹彤是班级家委会成员，最近她
经常接到老师发来的一些作业资料，老师

暗示邹彤可以把这些资料转给班里的其他

家长，还特意叮嘱邹彤不要向家长们透露

资料的来源，“但是，没过几天家长们就

猜到了这些作业是老师给的，因为第二天

老师会讲解这些题，虽然没有强迫家长一

定要让孩子完成，但大部分家长拿到后都

会自觉完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这种“表面减少，实际不变”的现象

并不罕见。

“部分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还比较落

后，对于‘教学质量’理解过于狭隘，认

为‘育人’就是‘育分’，担心完全按照

‘双减’的要求去做会影响学生考试分

数。”梅国平道出了这种现象背后的原

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教育功利主义

痼疾。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说，当大

多数中小学生的“成功”被以“高考分

数”为标准进行界定时，中小学教师在

“双减”政策落实过程中就难以保持独立

自省的态度了，背负着“成功者”期望的

重担，逐渐归附教育功利主义。

减掉那些单纯靠“刷题”
就能取得好分数的题目

观念亟须扭转，作业是抓手。

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在一次研

讨会上说，在调研中经常看到学校老师强

调作业量已经减少到了过去的 60%。“其

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剩下的 40%的作
业是不是能够承载起过去你 100%甚至
200%的作业量的效果，甚至是不是还能
有提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观察到，在中央

“双减”意见中，提到“压减作业总量和

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时共有 5
个段落，600余字，其中明确提到“减”
的只有一个段落，不足百字，剩下更大篇

幅强调的都是如何增强设计、如何分层分

组、如何通过作业更好地分析学情。

“双减”之后的作业，核心不是

“减”而是“增”和“提”，增加更科学的

设计，提高作业的质量和水平。

而这也是“双减”政策的初衷之一。

“要通过‘双减’倒逼教育改革和社会进

步，通过教育的手段激发受教育者的‘潜

力’，让受教育者找到适合并擅长的领

域，从事相关的工作和活动，而不是不加

区别地把所有人培养成同一个类型。”姜

军说。

教师群体其实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关

键，只是改变还需要更多帮助。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

究院不久前刚刚完成的全国“双减”成效

调查报告中显示，74.3%的教师表示，“双
减”后“作业设计要求更高了”。近五成

教师认为，设计高质量作业面临“作业素

材与相关资源不够”和“设计分层、弹

性、个性化作业的能力不强”的困难。

为此，梅国平提出建议，要引导学校

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探索个性化

和多元教育，同时，鼓励分层、弹性和个

性化作业，建立作业设计评价机制，鼓励

教师布置跨学科综合性作业，培养学生创

新思维。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科技教育

委员会副主任胡卫则认为，对学生要综合

评价，不能只看考试分数，要德智体美劳

五育并举。

姜军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要摒弃

单一评价标准的教育质量观，真正以教育

方针为指向，以德为先，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要积极推进中高考以及与之对应的

招生录取改革，改进考试方式，降低考试

难度，减掉那些单纯靠“刷题”就能取得

好分数的题目，增加体现学生思考能力、

实践能力的题目。

把教师从繁重的日常事
务中解脱出来，成为当务之急

只转变观念还不够，还要用观念指

导每一堂课、每一次作业、每一个教育

瞬间——关键就在老师。

不久前，一位小学语文教师在朋友圈

里晒了她一天的时间表：上午第一节课听

课，9点-12点去市里参加学习班，中午
吃饭和休息用了半个小时，之后的 12点-
13点半完成了线上家长会，然后继续参
加学习。匆忙赶回学校后填了一堆必须填

的表，参加课后服务。组织学生放学后，

这位老师跟一个约好的同事谈了话。18
点赶回家，火速做饭，两个孩子吃上饭

后，这位老师又跟两个家长用微信通话解

决了一个当天发生的问题，匆忙吃过饭后

写家长会的总结，然后备课⋯⋯

“别说让我静下心来搞教研了，就连

陪孩子吃一顿完整的饭的时间都没有。”

这位老师说。

随着“双减”的推进，特别是学校普

遍开展课后服务之后，“更忙了、更累

了”成为很多老师的共识。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建设高质量

教育体系，必须保障教师职业生活的幸福

和尊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说。

张志勇提出，解决学校教师短缺问

题，“要采取省级统筹、市级管理、城乡

协同的办法，通过体制改革、机制改革优

化配置，解决我们城区教师的短缺问题”。

除了解决学校教师短缺问题之外，不

少代表委员提出了各种建议。

姜军认为，可以通过招募社会志愿者

及外聘人员参与课后服务，弥补师资力量

不足。为了保证质量，还要制定外聘人员

考勤、推门听课、授课内容备案等制度，

与其签订师德师风和校园安全责任书，明

确外聘人员工作职责，规范外聘人员教学

行为。

“还可以在中小学教师群体中推行弹

性上下班制度。在两个方面挖潜，一个是合

理安排教师的课堂教学，第二个是要合理

安排课后服务，能不能让教师每周有 1-2
次可以弹性上下班的机会。”张志勇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全国很多地方

正在尝试让教师的工作更有“弹性”的办

法。比如在北京，一些学校在每个班都设

立了正副两个班主任，副班主任由那些教

学任务相对少的科目老师承担，尽最大可

能发挥所有老师的积极性和潜力。

“我们对教师群体的负担问题关注得

有些晚了。”周洪宇说，我国减负政策的历

史可以追溯到 1955年教育部发布的《关
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到目

前为止，国家、地方层面已经发布了数十

个学生减负相关政策。但长期以来的减负

政策关注重点都是中小学生，对教师的

负担有所忽视。对此，在“双减”政策

背景下，合理减轻教师的过重负担、提

高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既有重要性，也有

紧迫性。

“双减”，期待先“破”后“立”

2021年 12月 23日，河北唐山路北区实验小学，学生在特色课程上，练习书法，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据介绍，为进一步落实“双减”政策，该校在减少作业

量的同时，引导老师积极开设各类特色课，丰富学生校内活动的形式和内容。目前老师申报的特色课分为益智类、体育类、语言类、艺术类、科技类、团建类、

非遗类，共计7个类别，43个项目。 李 霞/摄

2021年 8月27日，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双选会大厅，2021年北京市中小学教师专场招聘会现场，一名手

持简历的应聘者。据介绍，北京市逐步推进实行“双减”政策，市教委协调组织各区教委认真研制教师招聘工作方案，

积极拓展招聘岗位，开展了新一轮的中小学教师公开招聘工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